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偷帽子的人

每年同一时期，也就是九月份快要结束的时候，

城里会刮起罕见的大风，很多枯叶被狂风卷起，在空

中一束束爆发开来，就像一簇簇焰火。在这些日子里，

普罗斯佩 科洛纳天蒙蒙亮就起床，穿上一件宽大的

外套，去马路上东遛西逛。他长时间这样溜达着，不是

为了活动腿脚；他之所以选择大风天外出，也不是出

于对风暴的爱好。一位细心的观察家注意到，每当普

罗斯佩 科洛纳与一个戴帽子的行人交错而过时，他

的眼睛会放出异样的光芒。有时候，某一顶这样的帽

子被狂风刮起，突然离开了主人的脑袋，普罗斯佩 科

洛纳会立即跳向那顶帽子，以极其灵活机敏的动作，

迅速将它掖进自己的外套里。这无疑给那位专注的观

察家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我们这位当事人承认慈善决不

是他的主要品质。他做出假惺惺的姿态，看到那个倒

霉鬼四处寻找自己的帽子，怎么也料想不到它已经突

然更换了主人，而显出惊愕的表情时，他便得到了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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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分的娱乐。普罗斯佩 洛纳常常出去逛街的主要目

的，就是靠着机遇和大风的帮忙，把一顶顶新帽子据

为己有，充实到他那可观的收藏品中。他每天都要欣

赏这些收藏品。尽管从性质上说，普罗斯佩 科洛纳的

这种消遣有点不太正当，但他并不觉得自己是个小

偷。在他看来，这是在玩一种天真无邪的技巧游戏，不

管怎么说，它不会给对方造成严重损害。这种经常一

贯的扒窃行为，要是换了别人，可能会感到内疚，而普

罗斯佩 科洛纳的心灵却没有什么局促不安。

风暴选择十月份的一个早晨，刮向这座城市。连

那些见过许多别的风暴的老人，都对这场强劲的狂风

感到吃惊。正如人们所料想的，任性的天气又给普罗

斯佩 科洛纳帮了忙。天刚刚亮，他便急不可待地跨出

家门，去半明半暗中溜达。普罗斯佩 科洛纳虽然心怀

希望，但却很快发现，街上帽子极其稀少。直说了吧，

他连一顶帽子都没有见到。也许大家都很谨 ，担心

帽子会被风吹掉，所以都把它们留在了家里。普罗斯

佩 科洛纳心里窝火，开始骂骂咧咧“：怎么？难道起个

大早，还得两手空空回去吗？”是的，他有理由发火

早晨已经过去了。普罗斯佩心里不快，又有点疲

劳，只好回家。他踏上返程的路途，走得比平常要快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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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声抱怨着运气不好。快到家时，他看到一个高个子

男人在路上匆匆行走，与他擦肩而过。普罗斯佩立刻

停住脚步，没用一秒钟时间，就明白无误地看出，那男

人戴的是帽子爱好者从未见过的一顶最漂亮的大礼

帽。普罗斯佩旋即转身，开始跟踪陌生人，相信下一阵

大风就能使大礼帽飞向空中。然而，尽管风力十分强

劲，帽子却岿然不动，似乎粘在那人脑袋上了。普罗斯

佩心里着急。那顶优质大礼帽就在前方几步远的地

方，却不能将它据为己有，他觉得这是无法容忍的。过

了一会儿，陌生人进了一家餐馆，普罗斯佩也跟了进

去。这时候，那人把自己的大衣和帽子交给了衣帽间

的侍女。

“要一张桌子吗，先生？”餐馆招待员问普罗斯佩。

“嗯⋯⋯对⋯⋯”他回答，显得措手不及。

衣帽间的侍女接过他的外套；招待员领他到餐厅

角落的一张小桌前。普罗斯佩在那里坐下，要了一份

最廉价的食品。他边吃边拿眼角偷睃陌生人。那人坐

在离他稍远的地方。 有一顶极其华美的大礼帽，”

普罗斯佩心里想，“要是被我拿到手，无疑将成为我

的藏品中最精彩的一件。可惜呀，这顶帽子会离我而

去！除非⋯⋯”这时候，普罗斯佩发现衣帽间的侍女

走开了。他灵机一动，赶紧付账，然后急忙站起身，走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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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衣帽间取他的外套。那位侍女一直没有回来。普罗

斯佩以极其自然的姿态，钻进一排排悬挂的衣服中

间，穿上自己的外套后，又将那顶出色的大礼帽掖进

自己的外套里，尽管帽子体积较大。他因自己的举动

像个鄙俗的小偷而感到羞耻，同时又为终于得到如此

令人垂涎的物品而兴奋不已。他怀着这两种交织的感

情离开餐馆，拔腿跑回了家。

他家里三个房间中最大的那一间，摆满了他的藏

品：瓜皮帽、鸭舌帽、钟形帽、软毡帽、窄边草帽、巴斯

克贝雷帽，一顶挨一顶排列在宽阔的搁板上，那些搁

板遮住了整堵墙壁。另外，家具上也都放满了帽子。

普罗斯佩从大衣里取出那顶大礼帽，长时间地观

赏着。可以肯定地说，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漂亮的

帽子。他用手指尖轻轻地抚摸着，被那多重光泽和精

致面料深深迷住了。接着，他为这顶帽子精心寻找一

个地方，最后选定在一块不高不低的搁板上。他从那

里拿走一顶男式高顶老黑帽，小心翼翼地放上这顶大

礼帽，使它居于搁板正中间。他后退几步，看看帽子是

否呈现出最佳效果。他感到满意了。在这天剩下的时

间里，他一直凝神端详着它，很快忘了它是用极不正

当的手段攫取来的。

最后，到了黄昏时分，普罗斯佩累了。他回到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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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卧室，躺到床上，对大礼帽做了最后一次回想，便安

安稳稳地睡着了。

套房里一片寂静。突然，响起一下轻轻的咳嗽声。

“大家好！”一个声音说“，我还没有向你们问候

呢。请允许我作一下自我介绍。我本来属于一位魔术

师，今天早晨在一家餐馆的衣帽间里，我被偷窃了。”

这是那顶大礼帽在说话。

“在一家餐馆里被偷窃？”一顶瓜皮帽愤愤地说，

“这太让人作呕了！”

“那是一家上等餐馆吗？”一顶厨师直筒高帽问。

“我不知道主人是不是吃得满意，”大礼帽回答，

“不管怎样，他发现我丢了，一定会很伤心的，因为他

很喜欢我。”

“真奇怪，您怎么没像我们这样被窃呢？”瓜皮帽

又说。

“您说的是什么意思？”大礼帽问。

“就是说，一阵大风把我们刮起，然后落在人行道

上，被人捡走。”瓜皮帽作了说明。

“这么说，你们也都是被偷来的 ”

“差不多吧。”一顶蒂罗尔帽唱道。

“您本来属于一位魔术师？”一顶极为俏丽的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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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帽问“，那您一定有过十分有趣的生活吧？”

“是的，”大礼帽说，显出趾高气扬的神态“，我很

少感到寂寞。我获得过很多成就，在世界各大城市受

到热烈欢迎，能使成千上万观众欣喜若狂。”

“他真漂亮！”一顶皮帽轻声说，“他说得多好

啊！”

“别听他的！他是自吹自擂的牛皮大王。”那顶老

黑帽反驳道。普罗斯佩正是将他挪到了一边，把他的

位子腾给了大礼帽。“另外，人家把我从我十分喜爱

的搁板上赶走，让他占了我的位置。”

“住嘴，您只是个老妒忌鬼。”皮帽说。

“不过，”大礼帽又说“，我思索了一番，对自己被

窃并不感到难过。”

“那是为什么呢？”一顶鸭舌帽感到很奇怪。

“这么多年来，我的主人一直用我，”大礼帽继续

说，“却从来没有问过我是不是乐意为他服务。今天，

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我不必受他支配了。”

“但是您会发现，您这样静止不动待在搁板上，会

很快感到厌倦的。”鸭舌帽说。

“谁说会静止不动地待着呢？”大礼帽惊奇地反问。

“人们从来不会把我们带出去。”一顶窄边草帽说。

“我不需要别人带出去，我完全能自己出去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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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们听听这个吹牛大王说的！”老黑帽嘟哝道。

“闭上你的嘴！”皮帽对这个脾气暴躁的邻人吆

喝道。

“您自己怎么能出去呢？”一顶巴拿马草帽问。

“对一顶富有魔力的帽子来说，做这种事情，就像

孩子玩游戏一样轻松！”大礼帽用肯定的口气说。

“那么，您属于您主人的时候，为什么没有这样做

呢？”巴斯克贝雷帽惊讶地问。

“他对我充满爱心，我不愿让他难过。”

“漂亮的借口！”惯于嘀咕的老黑帽讽刺道。

“别老打断他的话嘛！”皮帽显得愤愤不平。

“既然今天有了机会，”大礼帽又说“，我就要获

得我的自由，而且，我请你们跟我一起出去。”

“跟您出去？”一顶鸭舌帽吃惊地问。

“可是，这很危险呐！”一顶软帽叫起来。

“别指望我会跟这个轻狂的家伙走。”惯于嘀咕

的老黑帽说。

“谁也没有要您做什么呀！”皮帽生硬地说。

“你们这样待在搁板上，等着某个窃贼来光顾，”

大礼帽说“，这不是很厌烦吗？因为，我们所在的地

方，正是窃贼家里呢！”

“我们待在这里，至少没有什么危险。”软帽说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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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们唠叨完了吗？弄得我都没法睡觉了！”一顶

阔边毡帽说。

“这事正关系到睡觉问题呢！”大礼帽继续说，

“一想到争取自由，谁还睡得着觉啊？”

“这确实不假，”一顶巴斯克贝雷帽说“，我呀，参

加过战争⋯⋯”

“您别再重提这事了，爷爷！”一顶鸭舌帽打断了

他的话“，您的那些战役呀，谁都能背出来了！”

“这帮年轻的，总是那么没教养！”一顶带面纱的

黑软帽叹道。

“现在是奋起反抗的时候了，”大礼帽又说“，不

能总在这里过霉烂的生活呀！”

“这话有道理！”一顶鸭舌帽赞赏道。

“我有能力让你们获得自由，”大礼帽继续说，

“要是我不在这里了，你们再想这样做也晚了。”

“我，同意出去。”鸭舌帽高声说“，我待在这里已

经受够了！”

鸭舌帽的话激起很大反响，大家都抢着说话，屋

子里一片喧哗，声音迅速扩大。

“够了！总要有点纪律嘛！”一顶法国军帽以命令

的口气说。

鸭舌帽接着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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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礼帽伙伴说得对，我们应该争取自由。新的生“

活摆在我们面前，让我们跟着大礼帽走吧！

“同意！”其他鸭舌帽都欢呼起来“，他说得对！”

所有的蒂罗尔帽开始歌唱，表示赞同这一意见。

帽万岁“大 ！”巴斯克贝雷帽高呼着，就像当年

队伍出征时的场面。

“您别这么激动，爷爷！”一顶护士帽劝告说“，这

样做，对您的血压没有好处。

“一帮无政府主义者！”惯于嘀咕的老黑帽激愤

地说。

“住嘴！”皮帽反驳道“，您的话只能让人扫兴！”

法国军帽又出来干预。

“行了！遵守纪律！安静！”他命令着。

“对，尤其是要安静。”宽边毡帽表示赞同。

一顶小圆帽要求发言。

“女士们，先生们，”小圆帽开始说“，我们可不能

让别人牵着鼻子，走上幻想的不正之路。

“说得好！”所有的软帽都喊起来。

鸭舌帽们向圆帽发出嘘声。

“有人向我们许下漂亮的诺言，”圆帽继续说，

“可是，到头来，又能得到什么呢？

“说得妙！”一顶软帽叫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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鸭舌帽们在更加激烈地反驳。

“行了，弟兄们，还是节省点精力吧，”一顶鸭舌

帽提出了忠告“，我们之间别伤了和气。”

一顶院士戴的两角帽要求发言。

“啊！不能，不能让他发言！”一顶鸭舌帽表示反

对。

“那么，民主在哪里？”一顶软帽感到了愤慨“，这

不是没有民主了吗？”

“大师，您可以发言。”法国军帽恭敬地说。

两角帽轻轻咳嗽一声。

“女士们，大礼帽先生，先生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”

他用发颤的声调说，“听了刚才各方的讲话，我不由

自主地想起了伏尔泰的一句话，这句话可以在他的第

二十五封哲学书简中读到，而且还应该说明一下，它

在帕斯卡尔的《思想录》中也已经提到。确实，在那些

令人难以忘怀的书简中，这位杰出的哲学家教会我们

智慧地思考。我想，今天重提这句话并非没有用处。他

这样说：‘我对某一事物感到兴趣，并非证明这一事

物已经存在。’本着无可否认的慷慨精神而提出一项

计划，然而，它那诱人的前景却不能完全掩盖它的不

可靠性。通过引用伏尔泰的这句话，我能最好地表达

我对这一计划的无法抑制的怀疑情绪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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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们听到一阵响亮的鼾声，原来是阔边毡帽睡着

了。

“行了！够了！大家明白了！”一顶鸭舌帽高声说。

“可是，我还没有说完呢！”两角帽表示不同意。

“反正大家都明白了。”其他帽子都大声说。

两角帽感到生气，不再说话了。

“时间不早了，”大 帽说“，该做出决定了。既然

大家意见不一致，那么，想走的就走，不想走的留

下。”

“他很聪明！”皮帽赞叹道。

“还不如说，他是个强盗！”惯于嘀咕的老黑帽嘀

咕道“，而且是个骗子！”

愿意出去的帽子从各处发出热烈的呼声，大礼帽

高声地计着他们的数量，然后叫他们安静。说话声和

喧闹声渐渐平息下来，不一会儿便鸦雀无声了。于是，

大礼帽慢慢地侧身，掉落到一边。一只白色的鸽子从

帽子里飞出来，接着又飞出一只，还飞出一只

只只鸽子以越来越快的节奏相继飞出来。当它们的数

量达到选择自由的帽子的数量时，大礼帽站立起来。

“现在，”他说“，这些鸽子将把你们送到你们想

去的地方。你们各自都有一只鸽子。窗子敞开着，你们

可以走了。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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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时候，所有的软帽和惯于嘀咕的老黑帽惊愕得

地看着这些鸽子从窗口目瞪口呆，愣 飞出去，带走

了所有的鸭舌帽、窄边草帽、蒂罗尔帽、巴斯克贝雷

帽，以及其他决意离开搁板的帽子。

“哎呀，这是真的呀！”一顶软帽惊叫起来。

“嘿，我们待在这里更安全，这是主要的。”另一

顶软帽说。

所有的鸽子带着它们的伙伴消失时，大礼帽才飞

起来。他的身后跟着皮帽，他不愿抢在大礼帽之前动

身。

那些帽子静静地飞过城市，但没有任何人发现他

们。黑夜清凉的天空里，他们呼吸着第一股自由的芳

香。这时候，如果有人抬起头，就会看到大礼帽和皮帽

那两个黑影亲密地紧挨在一起，显现在月光中。

到了早晨，普罗斯佩 科洛纳惊骇地发现，他那珍

贵的藏品中，只剩下几顶软帽散乱地待在搁板上，旁

边是惯于嘀咕的老黑帽、院士两角帽和阔边毡帽，他

们都还在睡觉。普罗斯佩怀疑这是命运的某种报复，

于是从这天起，他做出了明智的决定 不再偷窃帽

子了。不过，他仍然保持着逛街的兴趣，这使他获得强

健的体魄，直到生命终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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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王的钟点

波斯蒂夫一世睁开眼睛。一个光点照在镶着金边

的厚重窗帘上，告诉他天已经亮了。他打了个哈欠，抬

起脑袋，伸伸懒腰，揉揉眼睛，吸了吸鼻子，又清了清

嗓子，向一块丝绸手绢里吐了一口痰，然后在床上坐

起来。一条红色天鹅绒绳子垂在他伸手可及的地方。

他拉了几下绳子。几乎就在这同一时刻，身穿绣着王

国纹章紧身黑衣的侍从长推门进入室内。

“早晨好，陛下！陛下睡得可好？”侍从长问。

“唔，很好。”波斯蒂夫一世回答“，现在几点钟

了？”

“中午十二点，陛下。”

“我是几点睡的？”

“午夜十二点，陛下。”

“哈哈！”波斯蒂夫一世叫起来“，睡了十二个钟

头！这才叫睡觉呢！好，把吃的给我送来，我饿了！”

“能允许我提醒陛下吗？陛下今天上午十点钟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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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首相大人会晤。”侍从长说。

“见鬼！这么早？”波斯蒂夫一世感到惊奇“，既然

这样，就把首相和我的早餐一起送来，同时告诉我的

臣民，现在是上午十点钟。国王的美德就是遵守时

间。”他又补充说，一边穿上了拖鞋。

几分钟后，宣读公告的差役在大街小巷告知民众

说“：遵照波斯蒂夫一世国王陛下的命令，大钟、挂钟

和表，现在必须指向十点，而不是十二点。”大广场

上，行人们面容消瘦，眼圈发黑，弯腰曲背，步履沉重

而吃力，忧郁地听教堂大钟敲响十点，而不是十二点。

“哎！”有人叹息说“，现在还不到吃午饭的时候

哪！

很久以来，在整个杜坦利王国，国王波斯蒂夫一

世一天要更改好几次时间，这已经司空见惯了。波斯

蒂夫一世肥胖而懒惰，贪图美味佳肴，恣意纵情享乐，

从来不知道遵守时间。如果他约定四点接见，六点以

前很少能见到他的身影；约好十二点被召见的人，能

在一点钟见到他，就很幸运了。但是，波斯蒂夫一世却

十分注意不违背这一格言：守时是国王的美德。因此，

既然国王不能遵守时间，就让时间来适应国王吧。这

样，他每次迟到时，就要求王国里所有的时钟立刻按

他的时间调整。好在杜坦利王国幅员不大，宣读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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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差役每次都能很快将需要更改的时间告知民众。国

王迟到的次数越多，民众工作的时间也就越长。比如，

杜坦利人常常准备六点结束工作，由于国王忘了一次

会晤，这时忽然宣布他的决定：现在才四点钟，于是，

老百姓还得在店铺或工场待上两小时。为此，人们常

常不知道当时的确切时间，很多情况下，一天居然有

二十八小时，三十小时，甚至三十二小时。可是，尽管

这样，睡觉的时间却没有延长。国王波斯蒂夫一世可

以在他认为合适的任何时候起床，而他的下属呢，不

管昨天夜里什么时候睡下，第二天一大早必须起床履

行公务。所以，杜坦利人工作过度，而睡眠不足，生活

在极度疲惫之中，以至于都想起来反抗，铲除国王的

专横。

就在这同一天，一辆毛驴拉的小篷车到了一个边

境哨所，那是杜坦利王国的一个入口。篷车侧面挂着

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：磨刀人阿德里安 拉瓦莱尔。车

里，一个年轻人半躺在一块沉重的磨石边，他的周围

乱糟糟地堆着一些书。

两个哨兵交叉起长戟，阻止小车继续前进。

“站住！”一个哨兵大声说。

毛驴停住了脚步。阿德里安 拉瓦莱尔在车里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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